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联合主办了“《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 出版座谈
会”。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的最
终成果，该书2014年4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列入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在出版座谈会上，数位专家
学者对该著作的学术成就给予了肯定，认为它体现了作者多
年来潜心致力满族文学及文化研究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思考，
从特有民族的个性文化视角出发，参照满族传统艺术诉求与
中华文化整体背景，对古今诸多满族小说家及其作品予以深
度剖析，尤其是在《红楼梦》和老舍作品等方面提供了诸多
新鲜阐释，凸显出独到的人文眼光和扎实的学术功力，对当
代多民族文学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示范效应。

满族学人关纪新是满族文学与文化研究专家、中国多民
族文学理论评论家，曾任《民族文学研究》主编，兼任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中国当代
文学研究会理事，出版有专著多种，并发表学术论文和文学
批评逾百篇。围绕这本书及相关领域，记者与关纪新展开了
有关满族文学与文化的对话。

记 者：您进行满族文学与文化研究已经 30 多年，但
我们知道，“满族文学”这个概念以前就常常受到质疑，您
对满族历史文化及其文学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关纪新：因为“文革”等因素，我进入文学研究领域时
已过而立之年。我是满族人，深深体会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
积淀特别丰富，但实际上，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却不多，具体
到治满族文学者就更少。正如你所说，“满族文学”甚至连
概念都常常受到质疑，满族作家多用汉文来书写，要讨论
它，有时容易被看成是“伪学”。

我国自古以来的少数民族太多了，可是像满族这样自一
出现，便须全方位思考和处理与汉族文化关系的民族，却不
多见。一部满族书面文学史，就是满族书写者们在文学道路
上如何学习和汲取对方、同时又如何寻找和守望自我的历史
步态。满族以及满族文学从问世起，便跟汉民族紧密相连，
贴近到了耳鬓厮磨的程度。故而，我们有必要随时提示自
己，切莫大而化之地搬用平常看待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眼光
和方式来看待满族的文学。

记 者：满族作家多用汉语言写作，在您看来，对满族
文学有什么样的影响？

关纪新：依据人们的习惯思维，一个民族的书面文学，
就该是这个民族的作者以本民族的文字写下的作品。可是
呢，凡事也总会有个常态与非常态的差异。事物溢出于常态
轨道而以这样那样的非常态面目显现，既在理论层面可以理
解，现实生活中也不难发现。满洲民族17世纪中期随清政权
进关，身处汉民族文化的汪洋之中，逐渐乖离母语乃是历史
定数。但是启用他民族的语言文字，并不意味着自我文化的
一了百了。满族的“精怪”之处恰恰在它即使是被偌大的

“牛魔王”吞噬下去，还在传统汉文化的堡垒里翻云覆雨地
干了些个大事情。纳兰性德词、《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
小说、老舍等满族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国粹京戏……都是满
人被世间认定“汉化”后的非常作为。满族文学即便是用汉
文写就，也呈现出来天然、质朴、晓畅、平易、诙谐、口语
化和大俗大雅、雅俗共赏的风格，成为了现当代“京味儿文
学”的基本来源。以为少数民族一旦转用汉族语言文字，就
在文化上完全否定自我的说法，不大合适。世界上以及我们
国内多民族文学的交往史，都说明这一点。

记 者：这样看来，满族小说的确特别值得研究，那满
族小说的以往研究情况如何？

关纪新：满族的小说，包括清代满族作家的小说作品和
20世纪以来满族作家的小说作品，是一笔在中华文化史上引
人关注的文化遗产。以往虽然也有研究者对曹雪芹之《红楼
梦》、文康之 《儿女英雄传》、老舍之系列小说等文学资料，

做过专门的研究，但将各个时代满族作家及其小说作品，作
为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遗产和文化现象来加以总体观照，还
不曾有过。从前，学界大多止步于对满族这个民族的文学创
作实力的即兴赞叹，至于如何将满族在小说创作上显示的总
体业绩，与满族历史上的民族文化大规模流变相联系，来加
以纵深考量，与满族曾经普遍接受中原汉族文化而又注意葆
有自己的审美特征相联系，来加以科学探究，其工作则是相
当匮乏的。

记 者：那对于“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这个课题，您
采用了什么方式来研究？

关纪新：我知道，围绕“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这样人们陌
生的题目，方方面面疑问甚多。要有效作答，显然不能仅凭现
有历史与文学理论教科书上的路子来泛泛立论。我为自己设
定的头一个原则，就是既要把牢科学研究的普遍性与共性的
尺度，也要着力寻取和依赖满族文化自身发展的个性化视角，
利用满学学术窥镜来观察辨析满族的文学问题。也许只有这
样，才能够将满族文学学术，从过去撇开具体民族历史文化的
大而化之的研讨中解放出来，去除遮蔽误读，防止隔靴搔痒，
力戒指鹿为马。为此，就得广泛调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
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语言学、文艺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
多重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还对象以真实。

记 者：在这本书的出版座谈会上，听到不止一位专家
学者表示，原本对于把 《红楼梦》 说成满族文学不以为然，
读了你的一系列诠释觉得非常有道理。能不能以 《红楼梦》
为例子谈一谈？

关纪新：那就简单说几句我对《红楼梦》的理解吧。关
于为什么把曹雪芹视作满族作家，把《红楼梦》视作满族文
学，需要费时费力来廓清，这里姑且不谈了。我比照了满洲
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与满人入关之后人文心理折冲的内在轨迹
后感到，《红楼梦》 主题与多年来“红学”专家们的结论不
尽一致。《红楼梦》 是源起于女娲补天剩下一块石头，结穴
于这块石头去人世间“潇洒并且痛苦地”走了一遭之所翻演
摹录出来的大型叙事。小说主人公贾宝玉，这块来自于大荒
山下的“顽石”/“灵石”，乃是被作者寓意塑造的、代表着
满洲民族元文化基准内涵的一个“喻体”，宝玉从离开大荒
山投胎贾府，到复遁空门再返大荒山的人世游历，是在暗写
作者对于清初百年满、汉之间社会文化折冲、互动的心理感
受。曹雪芹的写作活动，怀着一个强烈的目的，即要世人都
来认识这烈火烹油般的“红楼”贾府，与这“红楼”贾府终
归残“梦”一枕的宿命。他用“既知今日，何必当初”8个
字，以及触目惊心的 《好了歌》，抽象出他的历史文化体
验，向一个虽扬帆百年却有可能一朝搁浅的民族，鸣示出尖
厉的警号。这种幻梦般的宿命观，是曹雪芹创作心理的核
心。他为作品设计了多重写作脉线，首先演绎了满洲大家族
的盛极而衰，其次又讲述着令人憧憬的“木石前盟”毫无前
途，再其次则是告诉读者，包括大观园里一切少女命运的所
有美好物约，到头来都得毁灭，只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
净”。彻头彻尾的“悬崖撒手”叙事，是曹雪芹文化宿命创
作心理的绝佳证明。他陷于一种根本性的无可排解的民族历
史文化幻灭感，将笔下所书各项悲剧线索彼此互构，皆由民
族文化之折冲来解释。于是，他追觅痛悔，反省彻悟……

记 者：在这本《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中，您所关注
的内容以什么为线索？

关纪新：《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 的撰写，首先面临一
个具体问题，这个于百年前一度息影于社会关注平台的民
族，对其历史、文化、文学，人们普遍缺乏了解，连学界也
不例外。因此，我不能不首先离开话题中心，围绕该民族的
历史际遇、文化变迁等，展开外围的探寻和描绘。这是书中
的“引言”部分。第一章对满族文学全景进行广角扫描，说
明满族小说取得这样的成就不是偶然现象，是该民族文学丰

厚积淀之上所绽放的民族艺术奇葩。满洲民族的小说书写，
与本民族其他门类的创作同步推进并取得重大成就，恰恰是
该民族整体文明程度较高的必然反映。

第二章首先给“满族小说”概念以科学界定，认为满族
小说是满族作家感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之后进行的书写。他
们用汉语进行创作，但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等有着清楚
的认定。这一章从康熙年间佟
世思创作的 《耳书》 开始，依
次评述了和邦额的 《夜谭随
录》、庆兰的 《萤窗异草》、曹
雪芹的《红楼梦》、西林太清的

《红楼梦影》、文康的 《儿女英
雄 传》、 石 玉 昆 的 《三 侠 五
义》、冷佛的 《春阿氏》、松友
梅的 《小额》 等满族古代小
说，一直论述到民国年间穆儒
丐、老舍、王度庐、端木蕻
良、舒群、李辉英、马加、关
沫南等作家创作的作品，以及
新中国成立后众多满族小说家
的创作。通过如此梳理，可以
得出一个结论，满族历来是盛
产小说的民族。

第三章反观培植满族小说
的民族民间文化土壤，指出满
人喜爱长篇叙事文学是由历史
深处带过来的文化嗜好。研讨
满族后来的书面文学尤其是小
说创作的时候，应当关注到该
民族民间传承中，最具有自身
特色和价值、最对该民族文化
心理与精神态势产生影响的，
则当推神话与“说部”。第四章论述满族文学对于自我民族
的精神文化、价值葆有和伦理型范所具备的天然承载责任，
谈及满洲先民长久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其亲近自然、崇尚
浑朴的思维理念对该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养成有着实难估量的
意义和作用。类似萨满教等传统的民族文化理念，在满族小
说创作中留下了深刻印痕。该章着重分析了 《红楼梦》，由
作品中暗自布排了很多满洲元文化——萨满教文化基因来
看，曹雪芹的“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并非只为了倾吐贾
府的伤心往事，这位业已具备满洲元文化精神站位的作家，
尚要表达的是对于本民族进关以来文化遭遇的辨思。萨满教
的文化精神，也在曹雪芹同时代作者和邦额的 《夜谭随
录》、庆兰的 《萤窗异草》 中，在民国初期穆儒丐的 《福昭
创业记》等小说里，都有展示。直至现代的满族作家端木蕻
良，萨满教的文化精神，仍然被他表达得相当浓烈。

第五章重点剖析满族小说家对沧桑历史、跌宕旅程、苦
难人生的深切体察，他们写出了饱含悲剧意蕴的作品，从而
形成凸显悲悯情怀的满族文学传统。历史对于人口寡少的满
民族来讲，绝非只是荣耀和骄傲，本身所孕育的悲剧因素是
多方面的。满族文学家们没有逃避自己的良知和责任，为那
样的时代和民族，留下了祸福之间相倚相生的悲喜描摹，留
下了撞击人心的悲剧备忘录。满族小说悲剧书写居多，从曹
雪芹的 《红楼梦》 到和邦额的 《夜谭随录》，从冷佛的 《春
阿氏》 到穆儒丐的 《北京》《同名鸳鸯》、老舍的 《骆驼祥
子》《月牙儿》等等，悲凉之风遍布其上。

第六章写到，作为族别文学的特有展示，满族小说在人
物塑造方面，有着诸多的独到提供，在中华多民族文坛上，
构成了与汉族以及各个兄弟民族作品在人物形象描绘上面的
相异相辅，丰富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形象画廊。和邦额刻画
的清中期京师旗人贫困家庭的人物，曹雪芹勾勒的宝玉、黛
玉、宝钗、凤姐、贾母等清代满洲贵族阶层人物群像，文康
塑造的清代旗人老少男女，都展现出清代满人特点。现代的

满族由于命运变异，大多成员成为都市下层贫
民大众。出身于京旗社会的穆儒丐、老舍、王
度庐等小说家，大量书写这些处于特定历史时
期的苦难同胞，将他们的形象镌刻到中华文学
的不朽人物画廊之上。而迟至20世纪末21世纪
初，满族小说作者赵大年、朱春雨、叶广芩
等，继续出色地摹写着本民族的人物形象。第
七章就满族小说的语言风格展开论述，满族一
代代的小说家将“京腔”、“京韵”等民族性语
言天赋兑现到作品叙事中，为中华的文学与文
明留下了富有价值的语言范本。第八章论及满
族小说的市井文化倾向，认为平民世界的审美
习尚、雅俗共赏的艺术追求、苦中含笑的幽默

风格，已经构成了满族小说书写中特殊的文化质地，成为对
传统的中原文学“文以载道”原则的有效校正。

第九章讲述历代满族小说家的北京情结及其在创作中的
重要投影——将京城的社会摹写与民俗扫描结合起来，形成
了一种传统。北京是满族的大本营与聚散中心，是他们的文
化乡土与精神故园。满族文学家描画北京和这座城市的一
切，形成了传统。第十章写到，自我的历史反思与文化反
思，是满族书面文学传统及其流变中不可或缺的一大特性。
一部追悔过往的 《红楼梦》，不单成了满汉文化交流碰撞的
生动摹本，更将参凭于历史大背景的民族文化反思，一举激
成洪波。自此，绞结于历史、纠缠着文化的满洲文坛后起之
秀，在各自的时代，就此奉献得愈来愈多。老舍在反思民族
历史教训方面有着格外重要的贡献，到了新世纪，满族小说
界对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反思远未结束。

第十一章是本书的学术总结，由两个对应的判断组成，
既充分肯定“离开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环境，满族和它的一切
既往文学绩效，便都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明
确指出满族小说并不是“汉化”的产物，不是汉族文学的附
丽物，其多方面独到的个性化的艺术书写，是对中华文化丰
富与展开不可或缺的积极奉献，进而完成了中华文化大格局
下满族小说的基本价值评估。

记 者：可以看出来，这本书完成的是中华文化大格局
下满族小说的基本价值评估，所以在研讨会上，专家们认为
这本书的中华大文化的背景眼光特别突出。

关纪新：随着种种现代学术理念的深入人心，学界撇开
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而谈论中国文学，已经不太可能和不合
时宜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已然成为
中国文学总体格局内不可或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创建
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当代学
人们的肩头。这既是我们文学研究界的当务之急，又是一项
可能需要通过比较长久的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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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

苗人修正扬的小说
□□叶叶 梅梅

至今尚未见到过正扬，只是在电话或邮件里有过简短
的交流，但对他的小说，已经有过好多次的阅读。初时见到
这位作者姓名后的括号里注明是苗族，便带着一份职业的
亲近，使我对他的写作一步步走近。

曾在另一位来自广西的苗族作家作品里读到这样一段
让人难忘的描写：爷爷背着小孙子，不停地走啊走啊，从太
阳升起到月亮出来，翻过一座高山又一座高山，蹚过一道河
流又一道河流，爷爷的脚步仍不停止，小孙子在爷爷的背上
忍不住一次次问：爷爷你为什么还不停下来呢？我们这是
要去往哪里啊？爷爷说：孩子，你要记住，哪里的山最高、坡
最陡，哪里才是我们苗人的家！历史上的苗人曾遭遇到许
多灾难，他们被追赶到南方的不同地域，成为分布最为广泛
的民族之一。苗族人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之中，丢失了自己
的语言文字，它们就像一脉清泉消失在时光的沙漠里，如今
留下来的只在节庆歌声或阿哥阿妹的情歌之中。有一年我
去到贵州的凯里，那里属苗族侗族自治州，除了欢腾的苗岭
情歌，我还见到了苗族的歌棒，那些一尺多长的木棒上刻满
了花纹，或弯曲如小蛇，或凿空如深井，据说是苗族歌手用
来记录歌词的工具。它们静静地躺在一家博物馆的展柜
里，在那个下雨的日子，隐约闪烁着神秘的黑色光茫。看了
一阵我欲转身离去，但突然觉得这歌棒在诉说着什么，因此
再一次回过身来，在它跟前站立了很久。

我不知道修正扬有没有这样的歌棒，但我似乎一时无
法从他的小说里找到苗人的踪迹，这位湖南的苗族人，在他
的小说里，并没有对自己的民族刻意书写。从他的创作谈
里可以看出，他的写作一开始来自遥远的狄更斯、马克·吐
温、塞万提斯，从初二到高中，这个差一点要荒了学业的少
年完全沉浸在文学梦里，在练习本上写诗或小说，甚至“还
模仿《喧哗与骚动》写了个小长篇，3本稿纸 9万来字，写的
什么记不得了，当中的一个细节是主人公夜里在操场上自
慰，翌日太阳把那些体液蒸腾上去，完成隐晦曲折的神
交”。他至今仍然经常回味当年在校园里的文学梦，那个捧
着《雾都孤儿》乐不可支笑出眼泪的学生娃，让他由不得屏
住声息，年纪越长，感觉这样干净纯粹的阅读快乐越来越
少，那样的回忆越加显得温暖珍贵。

走出校园的修正扬迅速进入了生活的旋涡，这是一个
与他的祖先截然不同的时代：一边是飞速发展的经济，让
人眼花缭乱的现代化；一边是凋敝的农舍，玩黄泥巴的孩
子，拴着的牛和舔着唾沫数着散票子的粗手；一边是期待
做诚实正当的体力活，享受尊严和爱情；一边是摆脱不了
的困境，人性的恶弥漫在生活的无数空间，物品充斥着假
货和毒害，牛奶鸡蛋猪肉都不能幸免。作为一个真实的写
作者，修正扬意识到他的作品无法独善其身。他的《花木
兰》《黑色的羽毛》《家谱》《平安夜》《天黑请闭眼》《乐
观者和他的儿子》《传奇》《恐怖事件》等小说，都是他在
灵魂挣扎之中的写作，表达了他对世界、对人性的种种看
法。正如他自己所感到的危机一样，他常常将人物处于看
得见或看不见的危机之中，就如同一条看似平静的河面，
却常是暗流涌动，他的人物正是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平淡河
流中，经历着想象不到的险恶。修正扬的叙述平缓淡定，
考验着读者的耐心，也考验着书写者对人性开掘的功力，
他像一个目标坚定的采矿人，不断地掘进，在人们想象不
到的时候，突然出现转机，那时，一定是人性的另一个侧
面的凸起。

他的中篇小说《花木兰》曾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小
说开门见山直道：“花荣面临着人生中的危机时刻，这个危
机的导火索（不妨直接说脐带）连着一个未出生的孩子，一
个年轻的女人。年轻并不代表没有经验，她从哪方面来说
都不乏经验，这甚至不是经验的问题，撇开生产力不谈，这
个女人未知的不可捉摸的黑漆漆的力量同样让他感受到暴
雨将至黑云压城的窒息。”主人公花荣本来生活稳定，却不
幸有了一位情人，情人怀孕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年幼的女儿
明察秋毫，时时以少女的率真和本能的厌恶与花荣的情人

为敌，使做父亲的花荣不仅焦头烂
额，且时刻提心吊胆，终于引发一
场血案。可当读者与主人公一样，
都以为是他的情人杀了他女儿花
兰，或者是这小女孩要杀这情人，最后的事实却是小女孩舍
身救父，她想以自己的生命唤醒走入迷途而不能自拔的父
亲。“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天这个被人写错了名
字，将花兰写成了花木兰的女孩的作为究竟是一种力量，
还是一种悲哀呢？从死亡线回来的少女露出淡淡的但是挟
带着光辉的笑容，对父亲说：“你知道的太少了，世界上
有许多事情你都不知道呢。爸爸。”这实在是对成人世界
的一种教训。

再如中篇小说《平安夜》，写了一对恋人在平安夜里闲
话连篇，姑娘却始终守住底线，没能让小伙子满足情欲。青
春期男性对性的渴望和生理的强烈反应，差点让姑娘受到
伤害，但小伙离去之后，姑娘却半夜遭贼，这突如其来的
危机让读者揪心不已，但浑身颤抖的姑娘却是一遍遍地重
复着，这贼看上去像她的弟弟，她猜想他是第一次做这种
事，如果有困难，她为数不多的钱就算送给他也无妨。修
正扬即使在这种危机时刻，也依然是不动声色地叙述，他
仿佛站得远远的，又仿佛钻进了这些人物的内心，不慌不
忙地把握她和他的心理节奏，让事件的表面平静如水，却
一层层剥去心理的茧壳，将人性最丑恶的零碎暴露无遗，
却又一点点地聚拢来，艰难地一层层提升。当那个或许稍
一冲动就可能杀人的贼受到感化之后，被情欲烧昏的小伙
再次来到姑娘的小屋，他得知了贼的来去，他与姑娘“在
摇曳的烛光下静静地注视着对方的眼睛，第一次觉得心里
盛满了安静的柔情和爱意，温暖而踏实，身心舒畅，这种

感觉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他甚至没有认真想过这个，但是这
种感觉让他很好”。

显然，修正扬的小说不仅是他对当下社会事物看法的
表达，也是他试图治病救人的尝试，他在一篇创作谈中谈
到：“当下考虑更多的是反映现实和艺术性之间的平衡，换
句话说，怎样真实地得体地写出现实主义的作品。事实上
小说里命运纠葛对我的折磨远远抵不上每天打开电脑浏览
新闻给我的痛苦，仿佛有那么一股力量，引导你不得不流淌
到最低处去。所以就算终其一生写不出伟大的艺术作品，
内心里还是卑微地期望自己的努力能对这个社会、对一部
分人或多或少有所助益和慰藉。”读过他的小说，可以感觉
到他的努力一定已经在发生着作用，这些命运多舛的普通
人，用自己的力量在进行某种救赎，让人们在面临一桩桩丑
恶、欺骗、暴行之时，还能心存希望，善良最终以明灯的光芒
照亮人世。

在与修正扬不多的交流中，他曾征求我的想法：他那本
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中短篇小说集叫何书名，是

《幸福村》还是《家谱》？这俩都来自他的小说，我后来建议
《家谱》，潜意识里我仍然探究着修正扬作为苗人的由来，虽
然明知小说与他本人的家世并无直接关系。《家谱》写的是
一位修姓的男子从网上结识了“我”，然后来到“我”处，寻找
家谱，拜谒修氏祖先。这本是可当作散文写的一些素材，但
修正扬却在散淡的描写之后，让“我”突然歇斯底里，声称自
己杀了妻子，并葬在了陈年老屋的院子里。事实上，这是子
虚乌有的，但影响“我”的是一种难以解释的宿命，修家的男
人每一代里总有人到哪里去了，去了某个地方，或迟或早总
会如此，去到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我”无法控制地
认为自己也会如此。读到这里，会非常明显地觉察到南方
山林里的神秘气息，它就像那只静卧着的歌棒，虽然无言却
有久远的故事。修正扬的小说写在当代，同时亦透示出笔
下人物的过去及未来，它让我们肯定，他是当下的苗人，也
是意味着过去及未来的苗人。他的才华经这本小说集的出
版得以展现，也将在今后的写作中不断提升，因此写出更好
的作品。从他目前作品所表现的思想、结构及语言，我们有
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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